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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马藏族傩文化的符号表意系统考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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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白马藏族傩文化以像似符号为主要表意媒介。其中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像似程度有级差，在形象

像似、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之间游移。傩文化符号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总是以形象像似、图表像似或比喻像 似

中的某一种为主体，在此基础上累加其他两类像似的特征。通过分析意义（ｍｅａｎｉｎｇ）的生成过程，白马藏族傩

文化的意义可以分为三层，即意图意 义、文 本 意 义、解 释 性 意 义。在 意 图 意 义 的 注 入 和 文 本 意 义 的 形 成 过 程

中，明喻、隐喻、提喻、转喻、夸张和象征等修辞手法被大量使用，以期傩文化的各类符号文本能准确、有效地表

达意图意义。就叙述方式而言，白马藏族傩文化是多层次、程式化展演系统，其静态组合、动态构成方 面 均 具

有明显的秩序性和结构规定性，其制作者力求墨守成规，传承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、表达一套既定的意义

集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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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颁发

的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中，界定了非物质

文化遗产的涵盖范围，包括：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

（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）；表演艺

术；社会实践、仪式、节庆活动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

的知识 和 实 践；传 统 手 工 艺。２００８年６月，国 务

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

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（国发

［２００８］１９号），甘 肃 陇 南 白 马 藏 人 的 祭 祀 性 傩 舞

“池哥昼”荣列其中。作为白马藏人的非物质文化

遗产，傩舞“池哥昼”是综合体，几乎包括了联合国

教科文组织 所 定 义“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”的 全 部 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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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：首先，傩舞“池哥昼”是春节期间举行的驱邪纳

吉仪式（ｒｉｔｕａｌ），是白马藏人一年一度集体参与的

最大节 庆 活 动（ｆｅｓｔｉｖｅ　ｅｖｅｎｔ）；其 次，傩 舞“池 哥

昼”是集舞 蹈、歌 唱 为 一 体 的 表 演 艺 术（ｐｅｒｆｏｒｍ－
ｉｎｇ　ａｒｔｓ）；再次，傩舞“池哥昼”的面具、沙嘎帽、服

装、番鞋、道具均为白马藏人的传统手工艺（ｔｒａｄｉ－
ｔｉｏｎａｌ　ｃｒａｆｔｓ）；而且，傩舞“池哥昼”的仪式歌均用

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的白马古语（ｏｒａｌ　ｔｒａｄｉ－
ｔｉｏｎ）演 唱，以 追 述 历 史、解 释 自 然、传 授 知 识、分

享经验、教化族人为主体内容，同时涵盖了非物质

文化遗产内容的第一条、第四条。
总体而言，傩舞、歌谣、服饰三 部 分 的 有 机 组

合构成了傩舞“池哥昼”仪式系统，使之成为综合

性傩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撑起了白马藏人的民

族精神，鼓励其团结一心、克服无数困难，从遥远

的古代走到了今天。今天的白马藏人聚居在甘肃

陇南，四川平武、九寨沟、松潘一带的高山丛林地

带，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农耕与狩猎。白马藏人

有强烈的民族意识，仅限族内通婚，也不认同建国

后将其 归 为 藏 族 的 族 属 划 分。学 术 界 也 多 有 讨

论，通过史籍资料查考以及当地民俗文化研究，多
数 学 者 认 为 他 们 是 白 马 氐 人，为 古 代 氐 人 的 后

裔①。氐人最 初 生 存 在 西 北，后 向 西 南 迁 徙。两

晋南北朝之际的仇池国是氐人的兴盛期，氐扬政

权被北周所灭后，氐人大部分汉化，其中一支逃逸

至深山密林之中，就是今天的白马藏人。白马藏

人没有文字，却有自己的语言，属于汉藏语系中的

藏缅语族，但与其族属问题一样，白马藏语的支属

问题也没有定论。部分学者认为白马藏语属于藏

语支，是藏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；也有学者认为白

马藏语是藏语的一种方言②。
虽然白马藏族未能创造出一套文字来巩固其

语言系统，作为补充，他们却创造出了一套规范性

和叙述性极强的傩文化符号表意系统，在面具、服
饰中呈现，在舞蹈中展演。白马藏族的舞蹈是祭

祀性傩舞，在面具、服饰以及木剑、牛尾刷等道具

的装扮下，在春节期间上演，按照既定的程式舞之

蹈之。面具图式、服饰符号、舞蹈动作在各自表意

的基础上，组配成上一级符号表意系统，叙述着白

马藏族之起源、迁徙及发展历程，描摹白马藏人在

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民族文

化心理和文化生态。

一、白马藏族傩文化的符号特征

白马藏族傩文化的面具、服饰和舞蹈 是 以 像

似为主导的文化符号。面具主要包括池哥昼③ 面

具、麻昼④ 面具、甘昼⑤ 面具三类。其中池哥 昼 面

具有池哥四兄弟面具四副、池母面具两副；麻昼有

狮、龙、虎、牛、猪、鸡等六个生肖动物面具，甘昼是

猫面具，共四副。依照符号与其表达对象之间像

似性的级差程度，白马藏族的面具、服饰符号可以

分为三类：形象像似符号、图表像似符号、比喻像

似符号。形象像似是初度像似，符号与所指代的

对象之间存在较多形象上的一致性，即理据性，属
于直观而具体的像似，像似关系一目了然。图表

像似是二度像似，比形象像似更为抽象，理据性减

弱。符号与对象之间不是外形上的直观像似，而

是双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比例及其关系方面具有

结构上的像似性［１］。比喻像似是三 度 像 似，抽 象

程度进一步加深，符号与其所指之间不是直观而

清楚的形似，而是一种认知或者思维上的像似，理
据性较 隐 蔽。符 号 再 现 的 是 对 象 的 某 种 品 质

（ｑｕａｌｉｔｙ）［２］。
形象像似、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经常 并 存 于

同一副面具、同一套服饰或同一段舞蹈中，甚至一

个符号可同时是形象像似符号，图表像似符号或

比喻像似符号。其组合原理是在形象像似的基础

上进一步建构图表像似和比喻像似。池母面具构

图单纯，是典型的形象像似符号；池哥、麻昼和甘

昼面具造型较为复杂，符号组合集形象像似、图表

像似与比喻像似为一体。首先，池哥、麻昼和甘昼

面具从整体上来说也是形象像似符号，外形基本

上能表现出人或动物的面相轮廓，而其五官的布

局与所指对象之面部轮廓的比例搭配，则是图表

像似。池哥外凸的眼球、眉心夸张的纵目、鸡翎子

头饰是基于形象像似基础之上的比喻像似，遥指

一位与白马藏族生存息息相关的人或物、记录一

次历史事件，追忆一段岁月，并由此映射一种残存

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社会关系方式，如鸡翎子提喻

那只叫醒了被敌人追赶却仍在沉睡中的白马藏人

迁徙队伍的白公鸡；纵目提喻氐人的先祖刑天氏，
转喻白马先祖聚居地奇股国，即刑天与黄帝因“争
神”而遭黄帝斩首、断腿的地方。刑天受过劓刑，
额上留下一个纵纹的裂口。刑天死后，其后裔奉

其为三目神，为了纪念他，更为了族裔认同，白马

藏 人 在 较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保 留 额 头 刻 纵 纹 的 习

俗［３］。这一 历 史 记 忆 最 终 保 留 在 傩 舞 神 祗 面 具

中。
虽然白马藏人服饰中的形象像似符 号 不 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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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对花、草等植物的形象描摹。但无论从数量上

还是图案整体结构的组配上，图表像似依然是主

体，如圆圈纹、三角纹、十字纹、米字纹、方块纹及

其复杂的搭配样式。服饰中的图表像似是形象像

似符号进一步抽象化为几何图形的结果，其组合

不限于形式的多样化和结构的复杂化，更包涵深

刻的寓意，从而将比喻像似纳入其中，并将比喻像

似作为服饰符号的终极旨归。如沙嘎帽上，帽檐

前部用红丝线绣出三角形图案喻指鸡头；帽檐两

侧饰以扇形纹饰，意为鸡翅；帽檐后部绣着“个”字
形纹饰，比喻鸡爪，且沙嘎帽的色彩均为白色，以

此纪念那只救了白马藏人性命的白公鸡，记录那

次化险为 夷 的 迁 徙 事 件⑥。服 饰 符 号 中，三 角 形

指代鱼，圆点指代星星，米字纹指代太阳［４］。在这

些几 何 纹 中，依 照 空 白 空 间 的 大 小，绣 上 各 类 团

花，各花瓣所占比例相当，呈匀质化分布，用来指

涉月亮。圆形纹、三角纹、十字纹、米字纹 与 其 中

的花瓣纹随机搭配，产生不同的组合。如女性百

褶衣背部的符号组合，与衣领一起，形成一个抽象

鱼纹，遥指鱼作为生殖图腾而备受崇拜的岁月⑦，
以及女性作为生育者所应承担的主要社会职能，
图表像似转化为比喻像似。

傩舞之舞蹈本身集形象像似与比喻像似为一

体，在形象像似的基础上累积比喻像似。首先，从
舞蹈的每个动作元素到傩舞整体，都在模仿生活，
从模仿一个日常举动到模仿一次大型活动。比如

在傩舞“帕贵寨”（汉语意为“杀野猪”）中，一位舞

者头戴野猪面具，模仿野猪，到处觅食，糟害百姓

的庄稼，其他舞者手拉手围拢野猪，围着它转圈，
瞅时机将其击倒，众人一起捕获野猪，拼命击打并

杀死伺机逃窜的野猪，然后步调一致地做剥皮、肢
解等 动 作，并 象 征 性 地 朝 围 观 的 民 众 分 发 猎 物。
这样一整套的舞蹈动作，无不是对原始狩猎场面

的形象模 仿⑧。由 此 可 见，傩 舞 也 是 一 种 历 史 性

比喻像似，用仪式的方式将遥远的集体狩猎场景

及其文化记忆做超时空的投射。
同时，傩舞并不自我设限，拘 泥 于 像 似 符 号，

而是延及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领域，并在一定的

条件下与指示符号、规约符号相互转化。首先，傩
舞在模仿生活即符号在模仿对象，追求像似的基

础上，指示着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因果、邻接、部分

与整体等关系。如池哥手里的木剑指代武器，与

真实的利剑之间是邻接关系，与武器之间是部分

与整体关系，与先民的生存状态之间是因果关系。

指示符号的功能是让符号组合秩序化，在因果、邻
接等关系中，让整个傩舞之符号文本有一个相对

规整、协调的排列方式，实现符号的有序化［５］。并

以秩序化 的 符 号 体 系 反 过 来 影 响 并 建 构 现 实 生

活，引导现实生活的秩序化发展。其次，傩舞作为

像似符号，在年复一年的重复使用中，其像似性会

逐渐淡化乃至消失，成为一套人们习以为常的、后
人不能轻易改变的傩舞体系，使得像似符号规范

化为常规符号［６］或者说规约符号，不容使用 者 做

自由的发挥和创造。事实上，不仅傩舞如是，其他

符号均如是。当一套面具模式、服饰符号经过千

百年经年累月的使用，其文本的组合方式就变成

了一套程式化规定，最初的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

转化为这一民族约定俗成的规约符号，成为白马

藏人的集体记忆，族裔认同由此产生，也被不断重

温和强化。

二、白马藏族傩文化的意义生成及解释机制

白马藏族傩文化有丰富而深邃的涵 义，这 些

涵义或意图 意 义（ｐｕｒｐｏｒｔ）在 傩 文 化 符 号 产 生 之

前预先存在，在面具、服饰、舞蹈的符号文本生成

过程中“强加”至文本。意图意义包括文本制作者

的意图意义和该民俗文化群体共享的集体无意识

意图意义。制作者的意图意义指面具、服饰制作

艺人以及舞蹈的编排艺人特有的价值观、世界观

和生命观；集体无意识意图意义既包含原始先民

的集体无意识，也充满后世先民有意赋予并逐步

强化的民族文化记忆因子，在世世代代的传承过

程中从有意渗透到潜移默化，最终内化于该族群

的集体文化意识之中。对意图意义的解读，可以

通过考察面具、服饰、舞蹈之符号文本的各类伴随

性文本来倒推构筑［７］。伴随性文本 有 两 类，一 是

显性文本，包括面具符号文本、服饰符号文本、舞

蹈符号文本的作者及其身世等副文本（如白马藏

人口口相传的故事“班启明振兴面具舞”），以及该

文本的题材及风格等型文本；二是生成性文本，如
一副面具、一个纹饰、一段舞蹈产生以前的各种同

类型面具符号文本、服饰符号文本和舞蹈符号文

本及其产生以前的整个白马藏族的民俗文化史等

前文本，在制作该文本的当时出现的各种影响因

素，包括甘、川两省各个白马藏人村寨现存的傩舞

面具造型、服饰纹和舞蹈动作流程等同时文本，也
包括该面具、服饰、舞蹈之符号文本制作时的文化

氛围，如傩舞“池哥昼”在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前、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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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文环境，年岁季节以及庄稼的收成情况等自

然环境以及民俗活动等各类边缘文本。
面具、服饰、舞蹈之符号文本 形 成 后，文 本 本

身便具有了意义。文本意义“一旦实现，就一定与

意 图 意 义 有 差 距，只 是 在 大 意 上 类 似 于 意 图 意

义。”［８］于是就有了文本意义的解读。文本意义的

解读与解释性文本有极大关系。解释性文本包括

元文本、链文本和先后文本。一件面具符号文本

产生后、被解释者解读前出现的各类评价，包括对

此作品的精细程度及其作者的声誉等评论是元文

本。元文本会先入为主地影响解释者的解读态度

和解读行为。其次，在解读某文本时，解释者会自

觉不自觉地与某些其他符号文本一起解读，参与

解释的这些符号文本为链文本［９］。链文本的形成

与解读语境、解释者的身份、阅历及相关知识的储

备等相关，如在解读某一面具、服饰符号文本时，
解释者先前所见到过的所有面具、服饰符号文本

都有可能被想起来作为参照。再次，如果两个文

本之间有特殊关系，如新的面具符号文本是对旧

的面具符号文本的模仿，该新、旧面具文本即为先

后文本。由于白马藏人注重文化的接续和传承，
所以先后文本不仅在面具、服饰符号文本中最为

常见，也在舞蹈符号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极高。

三、白马藏族傩文化的表意方式

白马藏族傩文化蕴含的丰富意义是通过修辞

来表达的。面具、服饰、舞蹈符号是图像 符 号，使

用的是超语言的概念比喻，包括明喻、隐喻、提喻、
转喻、夸张和象征等。语言符号中本体和喻体基

本上都出现，用喻词“像、是”等来提示比喻关系；
图像符号中的比喻关系较隐晦，没有喻词，本体也

不出现，只出现喻体，意义完全蕴含在喻体中，接

收者按照习俗惯例做相应解释。
明喻看似简单，实际上极为 复 杂。明 喻 和 隐

喻总是交织在一起，利科用“一个谜（ｅｎｉｇｍａ）”［１０］

来形容其错综复杂的关系，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

辨析隐喻和明喻，最终得出的却只是几个区别性

特征：“明喻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的散漫 性（ｄｉｓｃｕｒ－
ｓｉｖｅ　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）”“明喻是 展 开 的 隐 喻”“明 喻 通 过

明显的比较展开”［１０］。赵毅衡认为，符号中“明喻

的特点是文本中强迫性连接，不容解释者忽视其

中的比喻关系……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连接

比较模糊。”［１１］对 明 喻 的 这 几 种 界 定 足 以 表 明 明

喻本身的复杂性及其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像似关系

之悖论性：散漫的、展开的、明显的、强迫的。表面

看来，明喻的这几个特征不清不楚，相互矛盾。实

际上却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明喻的文化性：本体

与喻体之间原本没有物理上的像似关系，是文化

习 俗 的 规 约 性 使 然，让 本 体 和 喻 体 “这 个 象 那

个”。如池哥昼和秋昼面具中的彩面、獠牙指代狞

厉，旨在让目睹者恐惧，发挥以恶制恶，吓退鬼魅

的功能；白色表示吉祥，沙嘎帽上插白色的鸡翎，
房屋的脊兽是白色的公鸡，崇拜的神祗是白马老

爷；黄 色 指 涉 善 良 与 温 情，是 池 母 面 具 的 主 体 颜

色，将女性的形象与母亲的角色相联系，建构女性

的社会角色；黑色指涉潦倒，知玛面部涂锅底墨，
意指违反本民族风化者应有的结局，发挥的是教

化功能。
实际上，白马藏族文化中的黄色与善良、白色

与吉祥、黑色与潦倒、彩色与恐怖之间原本没有固

有的联系，正如汉族文化中红色与喜庆之间没有

必然联系一样。白色在白马藏族中的崇高地位源

于其族裔传说：一只白公鸡的啼叫曾惊醒了沉睡

中的乡民，让他们逃过了汉族官兵的追杀，因此在

追封白公鸡为民族保护神的同时也赋予白色以吉

祥之色⑥。而汉族以红色作为吉祥色也是源于其

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规定性。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

洞人在死者周围撒红色矿石粉，这时红色的意味

是不是喜庆并不确定。大地湾一期（距今７８００—

７３５０）出土的陶器，或在口沿外绘有一圈红色宽带

纹，或在口沿内绘有一圈红色窄带纹。很难说这

圈红是喜庆的装饰色，还是辟邪的厌胜颜色。《诗
经·国 风·豳 风》中 写 到：“我 朱 孔 阳，为 公 子

裳。”［１２］表明时至周代，红色明确成为汉民族文化

中的吉祥色。文化习俗的规约性把色彩与生命、
生活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仪式强制性联结、调配并

规定为社会习俗，成为该民族大众心照不宣的文

化常识。于是，色彩与生命、生活乃至仪式之间的

比喻关系显得合情合理、明确自然且不言而喻。
与明喻不同，傩文化中隐喻的本体与 喻 体 间

经常表现为思维像似，即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感

受对不同的物类加以类比，发现某种相似性，进而

做跨类别 的 概 念 投 射［１３］。故 隐 喻 中 喻 体 与 本 体

间的 关 系 比 较 模 糊，解 读 依 语 境，呈 一 定 的 开 放

性。如麻昼中的十二相隐喻十二地支、十二神兽、
十二生肖等，但在具体语境中隐喻的是十二地支、
十二神兽还是十二生肖，全靠它们跟谁组合形成

符号文本。提喻是在同一个概念域内两个事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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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 替 代，丰 塔 尼 埃（Ｆｏｎｔａｎｉéｒ）认 为，提 喻 的

“‘两个对象’（本 体 与 喻 体，作 者 注）形 成 一 个 整

体，形成了物理的或形而上的整体，一种对象的存

在或 观 念 包 含 在 另 一 种 东 西 的 存 在 或 观 念

中”［１４］。这一定 义 适 用 于 傩 文 化 符 号 中 的 提 喻，
如池哥昼、麻昼面具眉心的纵目是刑天的提喻、沙
嘎帽上的白鸡翎提喻白公鸡、舞蹈中作为道具的

牛尾提喻牛。转喻的本体与喻体是两个独立的整

体，但 彼 此 间 存 在 指 示 关 系 或 邻 接 关 系，如 因 与

果、容器与所盛物品、地点与衍生物、事物与其特

征、工具与其使用者等。因果关系体现的是时间

上的逻辑顺序，如傩舞道具中的木剑与作为武器

的利剑邻接，同时，作为巫术灵物，木剑又是降魔

除怪的工具，与池哥之间是工具与使用者式的转

喻关系。
夸张手法主要体现在面具中。池哥昼面具和

麻昼之神兽面具中，最凸显的部分是眼睛，暴眼怒

目，眼 球 外 凸，占 整 个 面 具 结 构 的 三 分 之 一 还 要

多，是面具刻意表现的器官，旨在传神：恫吓鬼魅；
甘昼面具、池哥面具中，嘴巴的刻画也充分体现夸

张的特征。简化嘴唇，突出表现牙齿：獠 牙 拉 长，
牙龈和双排牙齿完全暴露，既阔又长，占面具一半

的面积。嘴角上扬者其长度直达双耳，嘴角下拉

者其长度延至面具双侧边沿。夸张表现锋利牙齿

和大嘴旨在将大型动物最令人类畏惧的“吃相”再
现、借用到保护神身上，赋予其“吃鬼”的功能，达

到驱邪的目的。尽管我们分开来分析傩文化中常

用的几种修辞，但在实际语境中，这几类修辞经常

混合使用，甚至几种修辞手法可以同时叠加，用在

同一个符号上，这就是钱钟书所说的“同喻异边”
现象：“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。盖事物一而已，
然非止一性一能，遂不限于一功一效。取譬者用

心或别，着 眼 因 殊、指（ｄｅｎｏｔａｔｕｍ）因 而 旨（ｓｉｇ－
ｎｉｆｉｃａｔｕｍ）则异；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 多，守

常处变”［１５］。如 麻 昼 中 的 六 个 动 物 面 具：狮、牛、
虎、龙、鸡、猪指代十二神兽或十二相是提喻，表现

部分与全体的关系，进而指代十二生肖和十二地

支又 是 隐 喻；牛 尾 与 牛 是 部 分 与 整 体 的 关 系，提

喻，却是农耕文明的隐喻。
象征是用具体的事物表达一种特殊的文化精

神。莲花之于佛教徒、梅兰竹菊之于儒家士君子，
均为一 种 精 神 的 象 征。这 种 精 神 是 形 而 上 的 存

在，较为抽象，难以说清楚，遂用具体的事物加以

类比和说明。可见，象征是基于各类比喻的一种

概括性修辞。当一种比喻被其使用者所在的文化

共同体接受、认同，进而广泛使用，并被一代代传

承下来，成为该文化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组

成部分时，这个比喻就成了象征。所以说，“象征

不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，是基于比喻的二度修辞

格。”［１１］白鸡翎是 白 公 鸡 的 提 喻，同 时，白 公 鸡 也

隐喻白马藏人的保护神白马老爷。白公鸡与保护

神白马老爷之间由于民间传说而被联接起来，这

种关联在民间文学的口口相传中进一步文学化、
神秘化，且不断强化，彼此间原本任意的关联性被

常规化。由此，彼此的指示关系被族群当成理所

当然而全盘接受，即自然化。于是，彼此间的任意

武断性逐渐流逝，理据性增长，白公鸡成为保护神

的象征，白色成为喜庆的象征。总之，象征的形成

是一个意义的不断积累过程，即某个比喻在其被

反复使用的过程中，其本体与喻体间原本较弱的

理据性联系，诸如主观的、局部的、区域性的，甚至

武断的联接关系，不断得到强化，从而使微弱的理

据性逐渐增强，这一过程就是比喻的象征化过程。

四、白马藏族傩文化的叙述结构

在面具、服饰以及木剑、牛尾刷等道具的装扮

下，白马藏人在节庆期间依据仪式的需要舞之蹈

之，上演各类陈规性傩舞。从整体而言，白马藏族

傩文化是符号学意味十足的一种文化类别，其傩

舞从服饰、面具及舞蹈本身，极具结构－符号学特

征。辅之以道具和乐器，服饰、面具、舞蹈 有 机 组

合，构成一个类似于舞剧的表演艺术和多层次表

意系统。在静态的构成方面，傩舞的服饰、面具和

道具（如牛尾、木剑等）均具有程式化的模式，体现

在显性的组合层面和隐性的聚合层面。就面具的

组合层面来说，其构成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具有格

式上的规定性。比如，池哥昼面具一定是在凸出

的双目中间饰一纵目、彩面、獠牙且嘴巴大张。不

过，池哥四兄弟的面具在遵循此格式规定性的基

础上，组合风格仍有差别，其纵目可以是半月形，
也可以是方形、圆形或水滴型。事实上，观者也是

依据这些纵目的形状来区分池哥们的长幼次序及

其身份。
此外，不同的手艺人制作出来的池哥昼面具，

也多多少少有风格上的差异。手艺人可以根据组

合的需要、材料的结构和自己的喜好进行聚合的

选择，如面具组成要素的比例关系，面部器官颜色

的搭配取舍、嘴巴的张开幅度、嘴角的抑扬等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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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颜色的聚合幅度较宽，如脸蛋可以是红色，也

可以涂成 黑 色 或 绿 色，额 头、鼻 子、下 巴 等 亦 然。
就服饰纹而言，其基本构成元素不变，包括圆形、
三角形、十字形、米字形、花瓣形等，但其组合方式

在有限的范围内可变，如十字纹、米字纹的空白处

可以绣上圆点纹、花瓣纹，也可以不绣。沙嘎帽的

帽饰一定是扇形纹、三角纹、个字纹和白鸡翎，在

此原则不能改变的前提下，扇形纹、三角纹、个字

纹的大小、繁简、色彩以及白鸡翎的数量则可自由

选择。当然，白鸡翎的数量也因佩戴者的性别身

份而有数量上的差异，男帽上一般只插一支，女帽

则较多，但以不超过四支为宜。
在动态构成方面，傩文化也表现出明 显 的 结

构化特征，主要体现在傩舞中。傩舞的全部动作

构成要素，诸 如 磋 步、踢 腿、扶 腰、跺 脚、屈 膝、碰

肩、甩手等都是先祖流传下来的一套程式化动作。
傩舞表演就是在道具及锣、鼓、钹等打击乐的伴奏

下，有节奏地将这套程式化动作以舞蹈的形式反

复展演。在年复一年的展演中，傩舞俨然成为一

个程式化的、表演性的艺术整体，但总体而言，傩

舞的仪式性和宗教性意味比艺术性意味更浓烈一

些，这也使得傩舞的聚合层面呈窄幅，即表演者自

由发挥的余地少，其舞蹈的基本动作之构成要素

诸如磋步、踢腿等不变。而且，动作的先后顺序也

不变，舞蹈的节拍也不变。变化的只有动作的幅

度大小。就叙述媒 介 而 言，傩 舞 是 以 身 体———实

物为介质的表演性叙述，在程式化的身体律动中

展开故事情节。就叙述时间而言，傩舞以此时此

刻的方式，即以现在时的方式展开叙述，虽然它讲

述的是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陈迹。傩舞的这种陈规

化、格 式 化 的 叙 述 层 次 总 是 被 一 个 特 殊 的 角

色———知玛打破。知玛属 于 丑 角，一 方 面 替 池 哥

开道，也为傩舞所到之处的每家每户祈福纳吉；另
一方面，作为自由人，知玛不受叙述层次的限制，
在故事的展演与现实的情境中穿插，即使在庄严

的傩祭仪式上，也可以插科打诨，开任何人的荤玩

笑，让虚构与现实、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不断被

打破，神圣和世俗得以交合。
白马藏族如此严整的傩文化体系，总 有 一 个

创作者吧。不过，依据以上分析，我们可 以 看 出，
面具和服饰符号文本的制作者、舞蹈符号文本的

编排者和表演者都不是创作者，而是一套成规或

一套价值观的遵循者和传承者。几乎所有的制作

者、编排者、表演者都毫无例外地追求自己的作品

与祖辈流传下来的符号文本之间保持“像似”。同

样，几乎所有的白马藏族傩文化的参与者与旁观

者的评价标准也是这些新的符号文本与旧的符号

文本的像与不像。可见，傩文化这套既定的组合

元素、表演程式及其负载的意义有一个永恒的共

同隐含作者。这一共同隐含作者应该不是一个具

体的人，而是白马藏人在历史文化长河中逐渐形

成的一个“类人格”。这一类人格既深谙该民族之

社会文化形态、文化观念、文化心理，也代表了白

马藏族的集体意志。更准确地说，这一类人格是

三位一体的，既是全知全能的创作者，也是白马藏

族傩文化的意义集合体本身，更是意义传承的监

督者。

【注释】

① 认为白马藏人是氐族的学者主要有孙宏开、钟利戡、谭

昌吉、向 远 木、徐 中 舒、缪 钺、邓 子 琴、李 绍 明、黄 英 等，

详细讨论参见：孙宏开：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

马藏人———白马藏人族 属 初 探，民 族 研 究［Ｊ］，１９８０年

第３期，第３３－４３页；钟 利 戡：今 天 的 白 马 藏 人 是 古 氐

人的苗裔，《文 史 杂 志》［Ｊ］，１９８８年 第３期，第３８－３９
页；谭昌吉：白马藏人论 稿，《西 北 民 族 学 院 学 报》［Ｊ］，

１９８９年第１期，第４９－５４页；向 远 木：略 谈 白 马 藏 人 的

族属问题，《四 川 文 物》［Ｊ］，１９９０年 第４期，第５１－５５
页；徐中舒：川甘边区 白 马 藏 人 属 古 氐 族 说（与 唐 嘉 弘

合写），收入四川民 族 研 究 所１９８０年 编 印 民 族 研 究 丛

刊之二（内刊本）《白马藏 人 族 属 讨 论 集》［Ｃ］；缪 钺：略

谈五胡十六 国 与 北 朝 时 期 的 民 族 关 系，收 入１９８４年

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 学 会 成 立 大 会 暨 首 届 学 术 讨 论 会

论文集》［Ｃ］；邓子 琴：试 论 四 川 平 武 等 地 区 的 达 布 人，

为中国 古 代 氐 族 后 裔 说，《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》［Ｊ］，

１９８０年第３期，８１－８５页；李 绍 明：羌 族 与 白 马 藏 人 文

化比较研究，《思想战线》［Ｊ］，２０００年 第５期，第３９－４１
页；黄英：白 马 藏 人 族 源 探 析，《兰 州 大 学 学 报》［Ｊ］，

２００２年第４期，第６２－６９页。认 为 白 马 藏 人 是 藏 族 的

学者主要有桑木旦、杨士宏、拉先等，详细讨论参见：桑

木旦：谈谈" 达布人" 的族别问题，收入四川民族研究所

１９８０年编印民族研究丛刊之二（内 刊 本）《白 马 藏 人 族

属讨论集》［Ｃ］；杨士宏：" 白马" 藏族族源辨析，《西北民

族大学学报》［Ｊ］，１９８５年第４期，第４２－４７页；拉先：辨

析白马 藏 人 的 族 属 及 其 文 化 特 征，《中 国 藏 学》［Ｊ］，

２００９年第２期，第１１１－１１６页。

② 认为白马藏语属于 藏 语 支，是 藏 语 支 的 一 种 独 立 语 言

的学者主要有孙宏开、桑木旦、黄布帆、张明慧等，详细

讨论参见：孙宏开：白 马 藏 人 的 语 言，收 入 四 川 民 族 研

究所１９８０年编 印 民 族 研 究 丛 刊 之 二 （内 刊 本）《白 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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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人族属讨 论 集》［Ｃ］；孙 宏 开：六 江 流 域 的 民 族 语 言

及其系属分类———兼 述 嘉 陵 江 上 游、雅 鲁 藏 布 江 流 域

的民族语言，《民族学报》［Ｊ］，１９８３年第３期，第９９－２７４
页；孙宏开：试论中国 境 内 藏 缅 语 的 谱 系 分 类，收 入 西

田龙雄６０诞辰纪念文集《东 亚 语 言 与 历 史》［Ｃ］，日 本

松香堂出版，１９８８；孙 宏 开：白 马 语 是 藏 语 的 一 个 方 言

或土语吗？《语 言 科 学》［Ｊ］，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，第６５－７５
页；孙宏开、西田龙雄：《白马译语的研究》［Ｍ］，日本京

都松香 堂，１９９０年；孙 宏 开、齐 卡 佳：《白 马 语 研 究》

［Ｍ］，北京：民 族 出 版 社，２００７年；桑 木 旦：再 谈" 达 布

人" 的族别问题，《西南民 族 学 院 学 报》［Ｊ］，１９８８年（语

言文字专辑）；黄布 帆、张 明 慧：白 马 话 支 属 问 题 研 究，

《中国藏学》［Ｊ］，１９９５第２期，第７９－１１８页。认为白马

藏语属于藏语，是藏 语 的 一 种 方 言 的 学 者 主 要 有 曾 文

琼、阿旺措成、王建民等，详细讨论参见；曾文琼：试论"

达布人" 的族属问 题，收 入 四 川 民 族 研 究 所１９８０年 编

印民族研究丛刊之二（内刊本）《白马藏人族属讨论集》

［Ｃ］；阿旺 措 成、王 建 民：白 马 藏 区 语 言 调 查 纪 实，《西

南民族学院学报》［Ｊ］，１９８８年（语言文字专辑）。

③ 池哥昼是四川、甘肃 两 省 所 有 的 白 马 藏 人 村 寨 最 为 隆

重的集体性 祭 祀 性 傩 舞，由 男 性 扮 演 池 哥、池 母 和 知

玛，从正月十三开始，为每户人家驱邪纳吉。文县称之

为池哥昼，昼即跳；平武县、九寨沟县、松潘县称为跳曹

盖。池哥与曹盖系方言变音，所指一致。

④ 麻昼是六人傩舞，由男性头戴狮、龙、虎、牛、猪、鸡面具

扮演，流行于平武县、九 寨 沟 县、松 潘 县 和 文 县 石 鸡 坝

乡的白马藏人村寨 中，但 文 县 铁 楼 藏 族 自 治 乡 的 白 马

藏人不跳麻昼。麻昼 与 池 哥 昼 的 时 间 一 致，一 般 跟 在

池哥队 伍 的 后 面 跳，舞 步 有１２大 阵、７２小 阵，功 能 是

驱鬼纳福。

⑤ 甘昼也叫做阿里改昼，是双人或四人傩舞，由男性头戴

猫面具扮演，流行于 平 武 县、九 寨 沟 县、松 潘 县 和 文 县

石鸡坝乡的白马藏 人 村 寨 中，但 文 县 铁 楼 藏 族 自 治 乡

的白马藏人不跳甘昼。甘昼一般在麻昼表演的间歇时

间跳。

⑥ 调查资料。时间：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日，地点：文县石鸡坝

薛堡寨 村，对 象：班 代 寿（男，４３岁，薛 堡 寨 村 人，市 级

非遗传承人）。

⑦ 调查资料。时间：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，地点：文县县城，

对象：余流源（男，７７岁，原文县宗教局局长）。

⑧ 调查资料。时间：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３日，地点：文县铁楼藏

族自 治 乡 强 曲 村，对 象：余 林 机（男，５４岁，强 曲 村 人，

国家级非遗传承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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